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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给我无价宝
○张喜英（1972 级计算机）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

年”。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自清

华毕业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前，我们正

值青春年华，带着美丽的清华园赋予我们

的知识和梦想，迈开大步走向新的人生。

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都已进入老

年。但是，每每想起五十年前在清华度过

的岁月，心弦就如那锦瑟，弹出的音符都

是绵绵的思念和难忘的记忆。

永远难忘1972年5月4日，来自山西榆

次的我在北京火车站乘上了清华接新生的

汽车。记得那时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满

街的槐花香气扑鼻，眼前是一条壮阔的康

庄大道，我的心情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明

丽，清华园用她最美丽的容颜迎接我这个

山西女孩。

我开始被安排在电子系计算机专业计

22班。住在十号楼，在八饭厅吃饭。当时

计算机专业有两个班，计21和计22班。计

21班的学生高中生多一些，计22班的学生

初中生多一些。大概两个月后，又做了调

整，把两个班的部分学生对调，我就在其

中，于是，我成了计21班的学生。

鉴于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学习基础薄

弱所带来的问题，清华大学教改组提出

了《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学习计划安排意

见》。意见规定，增加半年、810学时补

习文化基础。基础课实行统一领导，三年

半共186周中安排教学周143周（占总周数

76%）；在5434个教学学时中，建议理论

课学习与实践环节（包括设计、科研等）

的比例为2:1（摘自《清华大学志》）。

这样的教学安排是很合理的。我们开

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涯。我们和老师们都离

开课堂太久了，都有紧迫感。老师们教书

育人的热情和我们渴求知识的热情集聚成

一股力量。老师教得认真，我们学得刻

苦，每天的课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教室里

的灯光一直从晚自习亮到熄灯。由于学生

们基础不同，有些同学学得很吃力，有些

则学有余力，于是学校就给特别吃力的同

学开小班补课，还让学习好的同学与学习困难

的同学组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小组。

相比于那些学习过高中课程的同学，

我不是学习最好的，但我也算非常用功。

多么不易的学习机会，多么好的老师，

多么好的学校，我从进校的头一天就暗下决

心：一定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

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每个星期天，我一大早起来，吃完早

张喜英在清华二校门留影



清华校友通讯20

值年园地

饭后就买两个馒头，找一间空教室，一头

扎进课本，把一个星期所学的课程复习一

遍，整理笔记、总结归纳，直到吃晚饭的

时候才离开。这种做事认真的好习惯让我

一生都受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无论是我熟悉的工作还是陌生的挑战，我

都认真对待，如此以来我才能与许多年轻

的硕士、博士竞争，在竞争激烈的北美，

在飞速发展的电脑行业干到退休。

在清华读书的三年半，我们经历了反

击右倾回潮和“上、管、改”等多次运

动。还参加了学工、学农、学军及两次开

门办学。第一次开门办学是在保定无线电

十四厂，这四个月的开门办学，是以一

个计算器为教学模型，边学边干，一多半

时间是与工人们一起干活。第二次开门办

学是在1975年，王尔乾老师带领我们班六

位同学到北京器件二厂毕业实践。我本来

没有过高的期望，不过深深感谢王尔乾老

师，他为我们开辟了吸收新知识的新课

堂。他给我们介绍了当时十分先进的摩托

罗拉和英特尔的产品，并带我们做模拟电

路。后来当许多老大学生（清华老六届）

听说我在1975年已经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

集成电路产品时，都很吃惊。

我在清华读书工作将近十年，这十年

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我像一块海

绵，清华就是知识的海洋，只要我肯学，

不会学不到知识。自1973年10月反击右倾

翻案风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考试的压

力。虽然上课的时间被各种政治活动无情

地侵吞，但是，讲课的老师还是十分认真

地为我们传授知识，他们一再强调要培养

两个能力，一个是自学能力，一个是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正是这

两个能力的训练，让我在毕业后的工作中

无畏于任何挑战。

我留校后，先给王尔乾老师当助教。

王老师生动活泼、风趣的讲课方式给同学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刻苦钻研、认真

负责的精神也对我影响很大。那时他们一

家三口住在十几平米的一间小屋里，每

次我晚饭后去他家，总是看见他坐在写字

台前读书钻研。他给学生教授集成电路课

程，我做辅导老师。为了培养我的讲课能

力，他让我上大课。每次我上课前，他都

仔细审阅我的备课笔记，我上课时他在下

面听。上完课后他给我点评，指出哪些地

方需要改进。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授课能

力显著提高。

1977年秋，我给李三立老师做助教。

李老师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博古通今，

遇事爱动脑筋，爱琢磨。李老师自小在上

海的教会学校读书，英文很好。他为计

51、计52两个班教授脉冲数字电路课程。

课程进行了仅仅一个多月时，张维副校长

要访美，带着李老师当翻译。当时计51班

的辅导老师是“文革”中毕业留校的教师

李超靖，我是计52班的辅导老师。李三立

老师走后，两个班的大课便由李超靖来

上。但是，由于李超靖太原的家里突然出

1974 年学军时留影，左 2 手指靶心者为作

者张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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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急事，不得不暂时离开。他走后，这两

个班的大课、小课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这时候，我的自学能力和讲课能力就凸显

出来。我不但完成了脉冲数字电路的教

学，还通过自学利用晚上时间给计52班的

学生补能带理论等课程。学生们对我讲的

课评价很好，教研室主任也在教研室会议

中表扬了我。

在清华的那些年，清华人的踏实肯

干、认真严谨、刻苦钻研、自强不息的

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是我一生最宝贵的

财富。凭着这种精神，我在工作上渐入佳

境。自己编写和与人合作出版了七本计算

机方面的书籍。在中央电视台四频道讲课

100多学时。多次被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邀

请去讲课。1990年到新加坡后，先在新加

坡国家经济发展局属下的自动化应用中心

开发自动控制方面的软件。后来在日本小

松亚洲总部开发自动化仓库的软件。1997

年移民加拿大多伦多，先在一家小公司工

作，后来到了一家国际金融软件开发公

司，以48岁的年龄进入金融软件行业，靠

自学、刻苦钻研开发股票和互惠基金交易

软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面对新的挑

战，我从来都没有退缩过，这种自信就来

自在清华培养出的能力。为此我永远感谢

清华，感谢清华的老师们。

除了工作能力，我在清华还有一个意

外的收获，就是阅读了许多世界名著。当

时清华图书馆第二阅览室有一个陈列柜，

陈列着许多世界名著。陈列柜锁得紧紧

的，我只能望书兴叹。有一天，当我望着

这些书时，看到了书脊上的图书索引编

号，突发灵感，抄下了书的索引号，拿到

借阅台，居然借出来了（“文革”以来，

借阅台撤掉了这些书的索引），这使我欣

喜异常。我用这种方法读了雨果、巴尔扎

克、托尔斯泰、狄更斯、福楼拜、罗曼罗

兰、大仲马、小仲马、肖洛霍夫、契科

夫、马卡连科等许多大家的名著。我深刻

地体会到读书的厚度实实在在地影响一个

人精神世界的宽度和深度。不仅如此，阅

读还提升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品位。阅读

不仅是学习，更是享受。我们平时遇到一

位杰出的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阅读

却可以使我们结识许多世界级的天才。大

量阅读让我见识了世界上最高贵的灵魂、

最深邃的思想、最复杂的人性、最优美的

文字、最迷人的风景、最精彩的人生、最曲

折的生活。阅读给我这个来自山西的小妞

插上了翅膀，引导我飞往更广阔的世界。

值此毕业五十周年之际，我欣喜地发

现，我写的散文随笔《让一生活出三世的

精彩》被清华图书馆收藏并上架借阅，这

算是我为母校献上的一份薄礼，也是母校

对我的一份关注，为此我深怀感恩。当

我在古稀之年、万里之外，遥望那壮丽的

图书馆中丛林般密集的书架时，想到其中

有我写的一本书便甚觉欣慰。我可爱的母

校，美丽的清华园，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希望自己无愧于你的培育。张喜英（右）工作照


